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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风骨》

前言

自序二十年来，公安派、三袁、袁宏道，总是有意无意、或隐或显地萦绕在我的心头，挥之不去，欲
罢不能。时间，实在是拖得太长了，对此，我必须有一个交代与“了结”——对自己，对故乡，当然
也是对三袁，特别是三袁之一的袁宏道。作为明代晚期的一个重要文学流派，公安派不仅开创了一代
新的文风，主宰着当时的文坛，而且影响深远，实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先导与前驱，直接开启了
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推动着它向纵深发展，横扫、荡涤封建专制的污泥浊水。但是，在今日喧嚣浮
躁，文学退潮且日益边缘化的社会，了解公安派的人肯定不多。公安派主要成员十多人，开创者为袁
氏三兄弟——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音zhòng）道，简称“三袁”。因他们为湖北公安县人，所以
这一流派称为“公安派”。与公安派结缘，既是偶然，也是必然。我的出生之地湖北省公安县郑公渡
与三袁故乡孟溪镇虽然隔着两条河流，但实际距离只有十多公里。不过呢，直到我十八岁离开故乡考
入公安县师范学校之前，对三袁知之甚少。在县城斗湖堤镇学习、工作的近十年时间里，于公安派、
三袁听得就多了，但也没去认真研读他们的作品，对这一文学流派的渊源、发展、内容也不甚了了。
至今回想起来，当时与三袁有关的两件事情印象最深，一是在油江河边见到了一块刻有“袁中郎故里
”的石碑，题字者为袁宏道好友苏惟霖（字云浦），只是这碑早已不是原物，而是清嘉庆元年（1796
年）的复制品；另一件是1987年5月，县城举办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公安派文学讨论会，我虽然无缘与会
，但辗转得到了一册会议论文选编《晚明文学革新派公安三袁研究》，从头到尾认真地读了一遍，还
对重点句子、段落，用蓝色圆珠笔做了不少记号。说实话，在公安老家时，我与公安派，与三袁，并
未有过什么实质性的联系或“瓜葛”。没想到1990年正式离开公安，调到湖北黄石市从事专业创作后
，却有了一次走近、了解、研究公安三袁的机会。那是1993年的事了，某出版社策划一套《荆楚十大
文化名人丛书》，所选人物为屈原、弘忍、袁宏道、李时珍、李四光、陆羽、熊十力、胡风、黄侃、
闻一多。负责丛书组稿、统稿等工作的编委之一，是我在湖北师范学院历史系求学时的老师卢昌德先
生，卢老师希望我能承担袁宏道的创作任务。既然老师盛情相邀，兼与传主又有同乡之谊，我二话没
说，当即应承下来。无论是文学理论的开创，还是创作实践及影响，三袁兄弟成就最大者，当数老二
袁宏道，也即袁中郎。古人对相伴一生的名字十分看重讲究，不仅有名，还有字，有号。宏道为名，
中郎为字，又字无学，号石公，又号六休、石头道人、空空居士。宏道者，弘道也，可见父辈对他寄
予多大期望！古人一般以字相称表示尊重，故“中郎”之字，长期以来，比其本名更加响亮。中郎之
意，一为官职，二乃次子。作为官职，指宫中护卫、侍从，长官称中郎将，简称“中郎”。袁宏道作
为一介文人，从未担任过“中郎将”之类的武官职务，显然取其次子之意——他出生时，哥哥袁宗道
已有八岁。于是，我不得不撇开其他俗务，花了大半年时间，全身心地投入到积累资料、系统阅读、
认真研究等准备工作之中。还专门回了一趟公安，在县城斗湖堤镇拜访《三袁传》作者、时任县文联
主席的李寿和先生，就有关创作问题当面请教；然后前往三袁故乡孟溪镇搜集素材、寻找灵感，其详
细经过，我已写入《寂寞与热闹》一文（见附录一），在此即不赘述。一部十万字的文稿很快就完成
了，但我心头，有关公安派，有关三袁，特别是与袁宏道相关的一切，却怎么也割舍不下。“作为一
名公安人，能为袁中郎这位三百八十多年前的同乡立传，当然是一件十分快慰的事情。在整个创作过
程中，自有一种不可言说的愉悦充斥于胸。”我在1994年11月11日完篇的《袁中郎传》“后记”中如
是写道。而愉悦之余，更多的则是意犹未尽。受丛书篇幅、体例的限制，传记“要以荆楚文化作为贯
穿全书的线索”，每册十万字，且交稿时间紧迫，大有“囫囵吞枣”之嫌。于是，就想对袁宏道作一
番认真细致的全面研究，然后好好地创作一部书稿，不是为了“交差”。岁月荏苒，真如白驹过隙，
十八年时光一晃而过，我当时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拖得如此之久！十八年来，我虽然忙于其他方面的创
作，以及工作的调动与适应，还有日常生活的诸般琐事，但对袁宏道，却一直萦绕于心，做了大量准
备工作，尽可能地将书斋研究与田野考察结合在一起：搜集资料，沉下心来，广泛阅读，钩沉索隐；
实地探访相关名胜、遗迹如当阳玉泉寺、公安二圣寺、袁中郎墓等，特别是探访中郎墓时，可谓充满
曲折，第一次“单枪匹马”没有找到，第二次“兴师动众”好不容易才探得墓址，并意外地见到了字
迹漫漶得难以辨识的袁中郎墓碑（见附录二《寻找袁中郎》）。在此，我想提及一下资料的占有与使
用，这对历史人物的创作来说尤为重要。这些年来，只要涉及袁宏道的相关资料，全在我的视野与搜
求之列，有的来自友人处，有的从图书馆借出复印，有的淘自古旧书店、个体书摊，还有不少则利用
互联网下载或购买。文学家、思想家的一生，最好的注脚就是文本（作品），在他们的生命与文本之
间，就某种程度而言，是可以划上等号的。因此，袁宏道的所有存世作品最起码得搜集齐全才是。比

Page 2



《晚明风骨》

如他的《西方合论》，当初应约创作《袁中郎传》时，只见到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中节选的《引
》与《第一刹土门》，第二至第十无从查找，后来，我搜求到了《西方合论》的两种全文版本；而最
令我高兴的是，长期以来被认为失传了的袁宏道两部禅学著作《金屑编》与《珊瑚林》，也弄到了它
们的影印本。此外，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既有如《公安派的文化精神》、《公安派结社考论》、
《晚明公安派性灵文学思想研究》等专著，也有发表于报刊的相关论文。三袁新的文本及新的研究成
果，从不同侧面与角度，或多或少地丰富、加深了我对公安派的认识与理解，也纠正了过去的不少观
点与偏差。比如三袁与李贽之间的关系，不少学者以袁中道的《柞林纪谭》为据，认为李贽曾在公安
县与三袁兄弟会晤对谈，其实李贽从未到过荆州，更不用说前往公安了；袁宏道与李贽之间的友谊，
因思想的分歧，也经历了由亲密无间到保持一定距离的过程。在资料的使用方面，最令我感到头疼的
就是大量研究论著或论文中的舛误与硬伤，可谓比比皆是。有的是论者弄错，有的是在四百多年的流
传过程中以讹传讹，还有的则是三袁兄弟自己记混了，我不得不大量检索、认真查对、严加考究，生
怕不慎踩了“地雷”。而在引证三袁诗文时，我更是小心谨慎，担心转引出错，总以钱伯城先生的《
袁宏道集笺校》为底本，而就是这一严谨、规范而权威的版本，经李健章先生考证而出的舛误与疑问
之处，就达一百多条。而有些无法考证、确定之处，我只得经过一番比对之后，采用较合逻辑与情理
的说法。比如中郎的上学年龄，有四岁、六岁、七岁、八岁四种说法，并且都是当事人——三袁兄弟
的文章所记，对此我必须有所取舍。这一年，三袁母亲去世，中郎与弟弟小修同时上学念书。若以中
郎八岁发蒙为准，这对天资聪慧的他来说肯定迟了一点；如果是四岁或六岁，而小他两岁一同入蒙的
弟弟小修还只两岁或四岁，这么小的年龄上学不太合乎情理；于是，我取了七岁之说，并且这一说法
是比中郎大八岁的哥哥伯修所记，他当时的记忆力，肯定比两位年幼的弟弟要可信、可靠一些。关于
袁宏道的传记，以前只有李寿和先生的《三袁传》及周群先生的《袁宏道评传》。《三袁传》是一部
三袁兄弟的合传，正文近九万字；《袁宏道评传》不仅以评为主，还有副篇《袁宗道评传》、《袁中
道评传》等，涉及袁宏道传的部分不到三万字。因此，为袁宏道作传，便带有一定的开创意义，仅年
代、事实的确证便耗去了我大量时间与精力。近年来，随着袁宏道的《西湖游记》、《满井游记》、
《虎丘记》、《徐文长传》等作品长期入选多种版本的大学、中学语文教材，因此，凡受过中等教育
者，对他还是有所了解的。当然，也就略知一二而已。即使文学界，谈得上真正了解的，为数恐怕也
不甚多。其实，于公安派领袖袁宏道，包括过去的我在内，对他的创作天赋、突出成就及其影响，还
是有所忽视，缺少客观、完整而深刻的认识。袁宏道只活了四十三岁（虚岁），但创作数量之多，令
人惊叹不已。粗略计算，《袁宏道集笺校》三册中，其诗文约八十万字；未编稿三卷及佚文《西湖总
评诗》等十多篇，约一百万字；历经三年编纂而成、现已失传的《公安县志》，未知的散轶文稿等，
约一百万字；加上《花事录》两卷等其他散存文稿，字数达三百多万。此外，他还编辑、参校、参阅
、评点了不少著作，如编辑《青藤书屋文集》，编选《韩欧苏三大家诗文选》、《六祖坛经节录》、
《宗镜摄录》，为《西汉演义》题序，评点《徐文长文集》、《四声猿》、《虞初志》，参校《红梅
记》、《古事镜》、《唐诗训解》，参阅《东坡诗选》、《三苏文选》等。古人著书写字，用的是毛
笔，还得不时停下研磨墨汁，速度远远不如今天，而天寒地冻之时，更是大打折扣。袁宏道之刻苦勤
勉，由此可见一斑。与他给世人留下的游山玩水、参禅打坐、逍遥闲适判然有别。当然，这只是数量
，而袁中郎的作品质量，更是经历了时间的淘洗与历史的考验。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性灵说”的
文学理论横空出世，开创了一代文学新风，一扫前后七子复古之阴霾；他对通俗文学极力推崇，提高
了小说、戏曲、传奇的文学地位；他于诗歌、游记、杂感、小品、传记、尺牍、疏、策、论等体裁的
创作，堪称一流，而尤以散文（包括游记、尺牍、杂感、小品等）最为突出，位居中国古代十大散文
家之列；他在佛学领域的贡献，至今仍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他由禅入净，禅净双修，于禅宗、净
土宗皆有深入研究，创作、编著了《珊瑚林》、《金屑编》、《西方合论》、《宗镜摄录》、《坛经
删》等佛学著作。净土宗九祖藕益大师选定的佛教经典《净土十要》，他的《西方合论》不仅选入其
中，还予以特别评点，袁中郎的佛学造诣由此可见一斑。其研究之深，著述之多，成果之丰，在中国
古代文学家中首屈一指，无人能出其右。袁宏道没有留下真实的画像，见得到的也是出自后代画家、
雕塑家之想象。随着认识与了解的日渐深入，中郎的形象在我眼前日渐凸显——中等个子，面容清癯
，为人极其洒脱，两袖常呈飘逸之状；为官清正廉洁，超然物外，从不妄取他人一钱；极其能干，游
刃有余，却无意于经济仕途；很懂生存策略与处事艺术，但楚人的率性豪放之风，常使得他在关键时
刻拍案而起；广交天下士人，极重友情，虽未视金钱如粪土，却也不甚看重，如丘坦之手头拮据，他
当即解下腰上银带相赠；为人处世极有气度涵养，总以善意的眼光看待世界，常苛求自己，却不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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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过失，有门客负他，仍善待如初；酒量不大，饮时大呼小叫，兴之所至，通宵达旦，喜饮不善饮
，喜酒不嗜酒，但精于酒道，品酒、评酒极其内行；不苛刻自己，曾吃素三年，后来禁不住嘴馋，便
又开荤了；遇悲则大恸大哭，遇喜则大欢大笑，毫不掩饰，是一个真正的性情中人，潇洒并非出自表
面，而是内心的自然流露；极喜读书，读到会心之处，哪怕深更半夜，也要大声呼叫，将仆人从梦中
惊醒；嗜好茶道，能准确分辨各种名茶的细微差别；极喜游历，纵情山水，赏花玩竹，对插花艺术尤
有研究；随和而谐趣，常出幽默之语，令人捧腹；天赋极高，灵感须臾而至，诗文于谈笑间一挥而就
；生就“懒癖”，发起懒来什么事都不想做，却又透有着一股难得的勤勉、追求与执着⋯⋯我最为推
崇的，是中郎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一种适度与适意。比如修禅，他追求禅净结合，没有当时流行的狂禅
之风；受晚明时代士风影响，他娶小妾，挟妓女，好娈童，并直言不讳地说自己有“青娥之癖”，但
不任情，不放纵，节制有度，不像同时代的屠隆那样沉迷其中不能自拔；他的性格，既无李贽的偏执
孤傲，更无徐渭的怪诞狂放，为人既豁达又严谨，既非道貌岸然、迂腐酸朽，也非放浪行迹、狂荡不
羁，而是疏密有致、放逸有度；他认为人生天地之间，不外乎入世、出世、玩世、适世四种，儒家的
入世、佛教的出世是两种极端，而道家的玩世又点不恭，遂取一种适世而称心的姿态，用他自己的话
说，就是做“凡间仙，世中佛，无律度的孔子”，将道、佛、儒三者结合在一起；他独善其身，追求
个性，彰显自我，却表现得自然而随意，散淡而通达⋯⋯唯有适度，才不致于走火入魔堕入极端，始
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与理智的行为；而适意方能得意，得其意忘其形，才能进入一种超然的境界。说实
话，当初我满腔热忱地为他作传，既有老师的难辞之请，也有纪念、宣传乡贤之意。近些年来，随着
阅读、研究的不断深入，中郎的形象在我心中不仅越来越明晰，而且越来越高大，其意义与价值，早
已突破乡贤的范畴，上升为一个符号、一种象征——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晚明时代知识分子所特有
的风骨，是中国古代文学史、文化史、宗教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璀璨亮点！当然，人无完人，中郎也
有他的“软肋”与不足，这是世上任何一个人所不可避免的。比如受传统文化的局限，他与意大利传
教士利玛窦过从甚密，据袁中道《游居沛录》卷四所记：“窦与缙绅往来中郎衙舍，数见之。”在当
时，中郎与徐光启、李贽等人，是与利玛窦有着较多交往的开明士人，但西方文化在他身上似乎没有
留下过多的碰撞与影响，他留存的诗文中竟无一处提及。这对好学善思的他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极
大的遗憾。比如他的诗文，因追求“性灵说”的文学革新主张，矫枉过正，有时灵动到了飘逸的程度
，没有往内里深掘，免不了直白浅露，不够深刻深远。中郎为文之不足，与他不急不躁、不温不火、
适意豁达的个性特征及生活态度多少有些关联，人生没有大起大落，文字缺少大气魄、大气象。后来
虽有改进，特别是典试陕西后创作的《华嵩游草》，诗文格局大变，袁中道称其“深厚蕴藉，有一唱
三叹之趣”，惜乎英年早逝，无以继续拓展⋯⋯资料充实了，生命线索清晰了，中郎的形象也如浮雕
般凸显而出了，当我感觉着准备得差不多了动手重写之时，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以何种体裁表达最为
合适呢？最先想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有虚有实，虚实结合，能够尽情发挥。可是，文学家、思想家
比不得政治家、军事家那样轰轰烈烈充满传奇色彩，可以写得跌宕起伏曲折有致。文学家、思想家无
甚惊天动地的社会事件，他们留给世人的，只是闪光的思想与作品，人生历练则显得相对平淡，送别
、出行、游览、看书、写作及其他琐碎之事居多，虚构、想象的空间十分有限，以历史小说的形式切
入，缺少波澜壮阔的气势与大起大落的情节，恐怕很难入“戏”吸引读者。那么，还是写成传记吧，
与过去相比，充实丰满多了。可是，若按传统传记形式，受体例的限制与约束，只能在既定的框架内
循规蹈矩、一五一十地写来，根本就放不开“手脚”，难以反映晚明的社会现实与时代风貌，无从叙
写公安派变革的历史渊源，不便描摹袁中郎的内在精神情状，而最“致命”的是，许多内容根本无法
展开论述，更不用说表达自己的思想与认识了⋯⋯创作一旦受到束缚，先自“心虚气短”，根本就别
指望写出什么好文。而我最欣赏最喜爱最惬意的“笔耕”，便是袁中郎所提倡的“以心摄境，以腕运
心”，“不拘格套，独抒性灵”。经过一番三易其稿的折腾与踌躇，我决定在不失严谨学风、严密考
证、冷静思索、客观叙述的前提下，打破某一固定体裁的限制，尽情抒写，就像黄遵宪所说的那样“
吾手写吾心”。只要能够很好地厘清事实、阐明原委、塑造人物、反映时代、表达思想，即使人物传
记、论著、纪实文学、文化散文等体裁的元素兼而有之，哪怕弄成一个“四不象”，我也在所不惜。
其实，前行途中，若能找准合适而理想的“路径”，也就意味着目的在即，成功可期了。当然，不论
何种写法，只有得到读者的认可，才算成功。最后，我要特别感谢卢昌德老师当初的盛情相约，感谢
公安三袁研究院院长李寿和先生、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左东岭先生、公安派资料收藏家李明柱先生、武
汉大学副教授戴红贤女士提供相关资料，感谢公安县美术家协会秘书长、公安县文化局办公室主任侯
丽女士搜集、提供相关照片，感谢黄学农（雪垄）兄、李钧兄、黄秋苇兄、胡长明兄、邓正清兄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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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风骨》

书创作予以的热情鼓励与支持。2012年2月于厦门

Page 5



《晚明风骨》

内容概要

《晚明风骨:袁宏道传》讲述了袁宏道的一生，同时还展现了晚明社会士人的精神世界。袁宏道（1568
－1610），字中郎，号石公，湖北省公安县人，明代文学家，公安派代表人物。反对盲目拟古，主张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他的散文极富特色，影响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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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风骨》

作者简介

曾纪鑫，国家一级作家，《厦门文艺》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公安三袁研究院顾问。近年在海峡
两岸出版、再版的主要作品有文化历史散文《千秋家国梦》、《永远的驿站》、《历史的刀锋》、《
千古大变局》、《一个人能够走多远》，长篇小说《楚庄纪事》、《风流的驼哥》，中篇小说选《人
鼠之战》，文化论著《没有终点的涅槃》，戏剧作品选《人生是条单行道》、《萧何落难》，个人选
集《历史的可能与限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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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风骨》

书籍目录

自序  晚明风骨
第一章  生命底色
第二章  儒学禅学
第三章  忘年之交
第四章  南平文社
第五章  再访麻城
第六章  新官上任
第七章  文学革新
第八章  尴尬县令
第九章  纵情山水
第十章  葡萄文社
第十一章  公安流派
第十二章  伯修暴卒
第十三章  柳浪烟波
第十四章  禅净双修
第十五章  吏部革新
第十六章  典试秦中
第十七章  英年早逝
第十八章  余音绕梁
附录一  寂寞与热闹
附录二  寻找袁中郎
附录三  袁中郎大事记
附录四  主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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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风骨》

章节摘录

版权页：   袁宏道在《叙呙氏家绳记》中说：“吾邑不言文，而耻言文。”当“公安派”横空而出、
席卷文坛之时，有人大惑不解，戏说公安县又偏又远，那里不过长着一片黄茅、白苇而已。何以突然
冒出三颗光耀文坛的星辰？对此，兄长袁宗道“吃水不忘挖井人”，在《送夹山母舅之任太原序》中
稍予回应：“盖谬疑开辟蓁芜自我兄弟，而不知点化熔铸，毕舅氏惟学先生之力也。” 当然，“点化
熔铸”是多方面的，既有自然环境的熏陶，也有家人师长、亲朋好友的引导，而三袁兄弟从小所置身
的历史文化氛围，也不容忽略。 春秋战国时期，公安县属古楚国腹地。从县境北渡长江，不过十多公
里，就是楚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卉郢都（纪南城）。我国第一个浪漫主义诗人屈原，正是
在这里，写下了许多瑰丽奇幻、优美动人、流传千古的伟大诗篇。楚文化在以郢都为中心向四周的强
力辐射与传播过程之中，公安县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中转站”——一处抵达并影响湖南的必经之地。 
随着楚国的灭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位移，公安县变得边缘化起来，但早期浓厚的文化底
蕴积淀着，总有一天会开花结果，只不过时间迟早罢了。 若论公安县最早的文人名士，便是东晋时期
的吏部尚书车胤。他勤学不倦，博学多通，其名字与成语典故“车胤囊萤”是连在一起的。据《晋书
》记载，车胤儿时异常聪颖，但家中十分贫穷，晚上想继续用功，无奈买不起灯油。夏天，他就准备
一个白色袋子。里面装着捉来的数十只萤火虫儿，借助那微弱的光亮苦读， “以夜继日焉”。车胤囊
萤的故事被写进古代启蒙读物《三字经》，激励无数读书人奋发向上。 车胤之后的另一“大腕”级人
物名叫智额。智□，又称智者大师、天台大师，陈、隋年间高僧，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宗派——天台
宗的真正创始人。天台宗是印度佛教本土化结出的第一个硕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智□的
圆融整合，也就没有此后影响深远的禅宗、净土宗等各宗各派佛教的创立与发展。天台宗经鉴真和尚
东渡传入日本，风行一时。 日本僧人最澄入唐求法，回国之后，还在智□天台宗的基础上创立了日本
天台宗。此后，公安“出产”的文人名士甚多：名列北宋全国第一名士的公安人张景，一生著书甚多
，现存有《洪范》、《王霸》、《张晦元集》共二十卷，后代学者赞他“茫茫兮安究，尚立言兮不朽
”；明成化年间任右副都御史、大理寺卿的王轼，执法不徇私情，时人称之为“椎头”，不仅铲除了
百姓痛恨的贪官污吏，还奉旨制定司法条例。王轼后升任兵部尚书兼左副都御史，率兵征剿贵州苗民
起义，封赐伯爵，死后赠太保、谥襄简，著有《平录二卷》等；明嘉靖六年（1527年）任户部尚书的
邹文盛，为官清正，崇尚俭朴，不阿权贵，除奸去弊，政绩卓著，曾领兵作战，屡建战功。经常诗酒
唱和，著有《琐围奏议》、《黄山遗稿》等。死后皇帝诏令祭葬于公安县牛浪湖畔（今章庄铺镇章庄
村），墓地现存石碑、石人、石马，为公安县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处文化遗迹⋯⋯ 公安县历
史悠久，文化深厚，人杰地灵， “三袁”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破土而出”，既是偶然，也属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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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风骨》

编辑推荐

《晚明风骨:袁宏道传》编辑推荐：明代晚期文学流派——“公安派”领袖袁宏道的第一部传记。不仅
可以了解袁宏道，更可以了解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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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风骨》

精彩短评

1、书的装帧纸张都还不错，也很值。内容来说，不算是评传，也不是一般的传记，综合了大量的史
料和文学作品，更带有小说散文般的语言，对袁的分析也较为透彻，一定程度上更像是以袁宏道为主
角的历史小说，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学作品。
2、有些地方很故事，有些地方很学术。作为第一本袁宏道的传记，还是值得读读的。
3、看着书名买的，包装和印刷都不错，到货也快，是觉得内容有些欠缺。
4、喜欢。粗略看了看还蛮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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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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